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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他的朋友，有生意上的事情和
他商量，麻烦你带我们找一下他家。”

“店里没人，我走不开，你们从左边小巷
进去，走到街头，街头的那座大院就是。”

“好的，多谢！”
陆野他们从左边小巷进去，走到街尽头，

离城墙不远处有一个四合大院，走到大门口，
陆野用铁门环敲门，不一会，院子里有人回应：

“找谁？”
陆野说：“找当铺李昌兴掌柜。”

“你黑天半夜找他做甚？”
“我是孝义聚源庆当铺的掌柜郝文凤，

张兰办完事天已黑，明天一早得赶回去，久
慕您经营有方，只得黑夜前来拜访。”

野鸽子听见门闩响，低声说：“门插响，
开门来了。”

野鸽子还在嘟囔着，大门已开，李昌兴
说：“哪位是郝掌柜？”

陆野上前握着李昌兴的手说：“我就
是。”

李昌兴眼睛扫了扫其他三个人说：“他
们是……”

陆野说：“他们是我的随从。”
李昌兴把陆野他们迎进当中窑，一进门

就指着炕楞边坐着的人介绍说：“这是我的
姑舅武贵才，也是从孝义来的。”

李昌兴介绍罢姑舅又指着陆野说：“这
是孝义聚源庆当铺的郝文凤掌柜。”

李昌兴话音刚落，陆野就哈哈大笑着
说：“李掌柜，其实我们是奔着你姑舅来的。”

李昌兴看见几个人的腰间都露出了盒
子枪，当下身子哆嗦着说：“你们……你们
……到底是……是什么人？”

陆野说：“我们是红军晋西游击队。别怕，
与你无关，我们是不会随便伤害工商业者的。
这回来张兰，是专门来找你姑舅武贵才的。”

陆野说罢，走到武贵才跟前说：“武财
主，跟我们回碾头吧。”

武贵才脸撅着说：“不回去，回去让你们
朝死打！”

野鸽子说：“这可由不得你。我们四个
人这么远跑来接你，还准备给你雇辆马车，
你这人真不识抬举。”

陆野说：“只要你配合，我们不会随便折
腾你，更不会朝死打你。”

郝金刚掏出手枪在武贵才的头上敲敲，
火忷忷地说：“你还是乖一点跟我们走，不规
矩，找麻烦，小心你的脑袋搬家。”

陆野呵斥道：“金刚，快收起你的枪，怎
能那样对待武财主呢。”

郝金刚不高兴地说：“这家伙不肯走，还
不让来硬的。”

李昌兴也说：“姑舅，你就规规矩矩跟他们
回去吧。你不回去，恐怕给他们交待不了。”

武贵才低头想，陆队长他们几个费了这么
大的劲，从碾头村撵到张兰来寻我，我若硬着头
皮不回，恐怕他们绑也得绑回去，与其让他们来
硬的捆绑，倒不如自己顺从他们跟着回去，也免
得受皮肉之苦。想了半天后，他说：“我跟你们
回，不过，我的腿脚不好，确实得坐车。”

陆野说：“这没问题，我们就准备雇辆马车。”
陆野回头问李昌兴：“附近可有马车？”
李昌兴说：“出了巷口，东城门口就有一

家车马店。”
“你和车主熟吗？”
“熟悉。”
“麻烦你帮我们雇个马拉轿车连夜回孝

义兑镇。黑天半夜雇车走夜路，不熟悉恐怕
车主不放心。”

“使得，我这就去。”
李昌兴转身出门，王秋生主动跟着出

去。不大工夫，李昌兴、王秋生就相跟着进
门说：“马拉轿车雇好了，在巷口等着。”

陆野说：“好，我们这就出发。”
野鸽子说：“武掌柜，走吧。”

武贵才和姑舅李昌兴说：“姑舅，不要担
心，我听人说红军要钱不要命，我不会有事
的，你就放心吧！”

陆野他们带着武贵才，坐上马拉轿车，从
东街一直向西，走到西城门口，被守城门的驻
军堵住。门岗问：“干什么的，黑天半夜拉的什
么人？”

赶车的说：“送人，有孝义的几个商人有
急事要连夜赶回。”

陆野听见赶车的说话，料想是驻军在盘
查，赶忙搂起轿帘说：“老总，我是孝义顺丰粮
油店的，来张兰办事，办完事，当铺李昌兴掌
柜请我们吃饭，耽搁了些时间，走得迟了，请
老总行个方便，放我们出城。”

门岗走过来看了看轿子里的几个人全
为商人，也没再说什么，大手一挥，放马拉轿
车出了城门。走到兑镇时，天已大亮。陆野
他们下了马拉轿车，带着武贵才，向碾头走
去。回到碾头时，游击一中队的战士刚刚开
始吃早饭。

武逢春、马润年听说陆野他们带回了武
贵才，也来到了武贵才院子。

吃过早饭，武贵才看着院子里粮垛，走
到陆野跟前说：“院子里搬出那么多粮食。
你们早就动手了，还要我做甚？”

“战士们只是动了粮食，其他的一概没
动。你既然回来，就利利索索地把银钱交出
来。”

“箱子柜子里都有，我打开箱柜，你们自己去
拿。”

武贵才从箱子里拿出一串钥匙，打开柜
子，苦笑着说：“两个柜子、一个箱子各有大洋
一千，你们拿吧。”

柳常青看见陆野对他招手，明白队长用
意，赶忙跑到箱子跟前，揭起铺盖，提出半线
袋银洋，接着又从两个平面柜底各提出半线
袋银洋。柳常青又在柜子板上搂出几摞账
簿，揭开看了看，是武贵才放高利贷的凭证，
说：“陆队长，武贵才放高利贷的账簿也一并
收了，一会分粮时，当众烧毁。”

武贵才一听要烧毁高利贷账簿，立马跪
在地上，向陆野祷告道：“陆队长，千万不能烧
毁，烧毁我的高利贷就彻底完了。”

陆野恼火地说：“难道你还想用高利贷
账簿来盘剥人们？做你的白日梦去吧！”

武贵才知道再说多少也无用，只好爬起
来，坐在凳子上低着头，一言不发。陆野问：

“武贵才，你家的银钱还藏在甚地方？”
“箱柜里总共有三千块，你们不是全拿

走了。”
“你还是老实说吧，你家在不少地方开

有店铺、当铺，在太原还开有昆仑火柴厂，你
自己掂量，就那三千块能交了账吗？”

武贵才说：“交不了账，我能有甚办法。”
马润年走到跟前，照着武贵才的脸啪

啪就是两下。武贵才捂着脸咬着牙，狠狠
地瞪了马润年几眼。马润年看着武贵才的
样子，好不恼火，拿起箱子上的绳子，三箭
两把就把他给五花大绑捆起来，用力一抽
绳子活结，当下疼得武贵才跪地磕头求饶，
马润年抓住武贵才的头发一把提了起来
说：“快说，银钱藏在哪？”

武贵才支支吾吾地说：“箱柜里的银钱
游击队不是全拿走了。”

武逢春说：“润年问的是其他地方，不是箱柜。”
武贵才说：“其他地方没有。”

“你还是老实交代吧。”
“你要我说，还是没有。”
马润年再次抽紧麻绳，武贵才当下头冒

汗水，缩着脖子，疼得哭爹喊娘，马润年厉声
喊道：“武贵才，你到底说不说？”

武贵才哆嗦着说：“把绳子放松，我说，我说。”
马润年松了松麻绳说：“快说，不说立马

拉紧麻绳。”
“我说，我说。搬开平面柜，墙壁上小窑

窑里放得满满的。”
武逢春、郝金刚挪开后窑掌靠墙的两支

平面柜，果然有两个砖砌的小窑，门被小铜锁
锁着。

马润年问：“钥匙呢？”
“箱子盖上放着，你们自己拿。”
柳常青拿起钥匙，打开两个小窑门，里

面都垛着袋子，柳常青搬出四小袋包好的银
洋，放在炕上线袋跟前。

武贵才说：“袋子里的银洋全是打包好
的，一小袋一千块。家里就这么多钱，你们
就是把我打死也找不出来了。”

马润年麻利地解开麻绳说：“早点说了，
何必受这洋罪。”

武贵才说：“马润年，一村一社的你竟然
能下了手，还好意思说出口？”

“你放高利贷时对一村一社的人还不是
一样的歹毒。”

陆野说：“武贵才，你家的一百多亩地是
雇人种还是租出去种？”

“全租给村里没地或地少的人家了。”
“从今年开始减轻租子，如何？”
“减多少？”
“减半。”
“减得太多了。”
“不多。一会召开农会成立大会，当场

烧掉高利贷账簿，你自己宣布减租决定。群
众分粮时，你回家歇着。”

没收了武贵才的银钱，陆野让游击队员
把将近二百袋粮食搬到大门口，大门口已聚
集了不少群众。陆野说：“马润年，游击队要
在村里成立农会，你来当碾头村农会主席，
怎么样？”

马润年说：“我想参加红军，让武逢春去当
吧。”

陆野说：“逢春，润年举荐你当碾头农会
主席，你就挑起担子干吧。”

“还是润年干合适。”
“润年要参加红军，你就干吧。”
“只要陆队长放心，我就干了。”
“村里有多少家穷人？”
“大概有一百多户。”
“好。你和润年现在到村里分头喊叫，

让人们来参加农会成立大会，尤其是穷人家
一定要让他们来参会分粮。”

陆野说罢，武逢春和马润年转身出去，
分头去通知群众，武逢春到东疙瘩、沟，马
润年到西圪瘩、小窗沿。不一会，武贵才大
门口站满了参会者。陆野看到时机成熟，
站在大门跟前的高圪台上，向人们招了招
手说：“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
昨天，我们应村人的要求来到碾头，专门从
介休张兰镇连夜带回了逃跑的大地主武贵
才，没收了他的银钱粮食账簿，种地租子减
少一半，高利贷账簿当众烧毁，粮食分给穷
人。另外我们决定成立碾头村农民协会，
会长由武逢春担任，大家同意不同意。”

底下群众齐声喊叫“同意。”
陆野说：“大家都同意武逢春来担任村

农会主席，现在就由他来主持分粮。”
柳常青把一堆高利贷账簿交给武逢

春。武逢春接过高利贷账簿，在人群里走了
一圈说：“这就是武贵才坑害我们的凭证，今
天当众烧毁，大家的高利贷就此了结。”说罢，
圪蹴在高圪台上，撕烂账簿，一页一页点
燃。一堆账簿，顷刻间化为灰烬。

烧毁账簿，武逢春站起来说：“刚才陆队
长说了，凡是租种武贵才地的人家，从今往
后租子减半。红军游击队还没收了武贵才
的粮食一万多斤，现在分给村里的揭不开锅
的穷人，每户能分一袋谷子一袋玉䄻黍。分
粮的群众往粮垛跟前靠靠。”

不一会，一垛粮食全部分完，群众陆续散去。
马润年当场参加了红军，陆野带着一中队回到
西宋庄，武贵才也连夜跑去太原找儿子武元魁。

（小说连载40）

□ 白占全

碾头（下）

九凤山（上）

游击队的活动动摇了吕梁山的统治阶级，上自
岢岚，下至隰县，都向省里告急求援，太原报纸惊呼：

“晋西半壁，几沦盗匪世界。”晋西各县，纷纷上书，要
求派兵清剿。加上武贵才儿子武元魁向省主席哭诉
红军向他爹强行索要钱财惨遭毒打之事，省主席恼
羞成怒，当即下令孝义驻军及县府警察，先行清剿。

十天后，杨思源叫来四个党小组组长召开支部
会议，半后晌会议刚开完，孝义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曹
明亮就急匆匆地骑着车子跑来，杨思源看见曹明亮
进门，赶忙站起来，让他坐在长凳上，曹明亮坐定，杨
思源说：“明亮，来西宋庄有事？”

“有。”
“你说。”
“最近永安驻军赵营调防孝义，孝义县府财政科

长赵明已发展为秘密党员，今早晨，赵明突然跑来报
告说，省府已经下令警察局配合驻军赵营清剿西宋
庄红军，得悉军情，我没敢怠慢，赶忙跑来报告。”

“有多少人？”
“一个加强营加上县府警察大概就是四百多人。

好像还配一个迫击炮排，加上炮兵大概有五百人。”
陆野说：“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敌人敢来，我们

让他有来无回。”
杨思源说：“敌人的兵力是游击队的四五倍，我

们得慎重考虑。”
杨思源问曹明亮：“敌人甚会出发？”
曹明亮说：“具体时间不详，可能就在这两天。”
陆野说：“我们立马加固村头路口的防御工事。”
杨思源说：“依我看，我们还是先转移到一个安

全的地方。”
陆野说：“不能转移，敌人未到我们先怯，这不是

畏敌逃跑吗？”
“这不是逃跑，是避敌锋芒。”
“水头镇缴获了不少枪弹，正好派上用场。西宋

庄地势险要，我们要利用有利地形狠狠打击敌人，不
到万不得已，不能转移。”

杨思源说：“敌众我寡，我们必须避敌锋芒。”
白钟林说：“我觉得思源政委说得有道理。大敌

当前，应该避开敌人主力，如果硬拼，吃亏的是我们。”
李忠良说：“我也觉得应该转移，游击队只有一

百多人，敌人的兵力是我们的四五倍，单靠硬拼肯定
不行。西宋庄虽然地势险要，工事修得也比较结实，
但也经不起大炮的轰击。只要敌人炮击，我们只能
被动挨打。到时候恐怕来不及转移。”

马利民说：“钟林、忠良都已说清楚了，我觉得杨政
委说得对，目前最大的任务就是转移出去，保存实力。”

杨思源说：“牟荣清队长，你的意见呢？”
牟荣清说：“我同意转移。”
杨思源对陆野说：“我们几个的意见是转移，你

现在的意见呢？”
陆野说：“既然大家都想转移，我尊重大家的意见。”
杨思源说：“我们转移到哪比较合适？”
马利民说：“是否可以就近转移到温泉村或郭家掌

村，这两个村子大群众基础也好，适合游击队驻扎。”
陆野说：“不可行。温泉、郭家掌离西宋庄、碾

头、辛庄都很近，敌人来袭西宋庄，找不到游击队，必
然要在游击队活动过的地方和周边的村子搜索，我
们转移到温泉、郭家掌，很容易被敌人找到。与其让
敌人撵着走，倒不如就在西宋庄待着。”

杨思源说：“我们可以考虑向上顶山转移。”
陆野说：“上顶山周边是原始森林，适合游击队作

战，但山顶只有小庙一座，只能容纳十几二十人，我们
一百多战士，大多得在外露宿，时间短了还行，时间长
了，战士们根本承受不了，一旦遭遇大雨，一点应对办
法也没有。更可怕的是山顶缺水，用水得在十里开外
的村庄去取，根本不具备游击队驻扎的条件。”

杨思源说：“你的意思是甚？”
陆野说：“我觉得转移到九凤山白马仙洞外洞阳

观比较合适，九凤山森林茂密，洞阳观四进院落庙宇，
规模宏大，且观外泉水潺潺，是游击队最好的去处。”

众人都赞同转移九凤山。杨思源说：“既然大家
都同意转移九凤山，那我们就决定去九凤山修整一
段时间，会议完了，大家分头准备。陆野，还有多少
钱？我们得全部带走。”

陆野说：“大概还有七八千块。”
杨思源说：“给列宁小学留下千数块。”
陆野说：“好，由柳常青负责给予。”

“每个战士可以发十块钱。”
“现在就发放。”陆野对李忠良说：“忠良，你帮助

常青给战士们发放一下。发完，你和常青给阿英老
师送去一千块钱作为列宁小学办学费用。”

陆野接着说：“转移到九凤山白马仙洞，远离村
庄，战士们除去带铺盖外，尚得带足吃粮。从现在开
始，动用村里所有的磨和碾子连夜碾米磨面，明天早
晨一早出发。”

杨思源说：“好，我们现在就行动。”


